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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进入中国，不是
八抬大轿抬进来的，而是从羊
肠小道走出来的”

!"世纪#"年代，互联网在一些国家已经
开始发展，计算机联网成为当时很重要的一
个研究方向。我国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对于
高速计算机也都有迫切的需求。为了充分利
用科研资源，国家计委决定在中关村建设计
算机网，共享高速运算能力。于是，诞生了世
界银行贷款项目$%&%（$'()*+', %*-./()+0!

'+1!$2(3*45)+0 &'6),)(7 *8 %9)+'，中国国家
计算机与网络设施）。该项目旨在把清华校园
网、北大校园网和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中关村
的:"多个研究院所联成一个网，共享超级计
算机的运算能力。

世界银行向国家计委贷出:!"万美元。在
今天看来，这是一笔不大的款项，但在!"年前，
应该算是一笔巨款。国家计委决定用招标的方
式来确定负责单位，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三
家单位努力竞标，最后科学院中标。在国家计
委宣布评标结果前，我去找国家计委负责这个
项目的张寿副主任。我对张主任说，你一定要
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是有人跟你搭关
系，谈些别的事，你都不要听。张主任说，放心
吧，肯定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最后，中国科学院
凭";<分的优势胜出，主持这个项目。

计算机要联网，也促成了人必须要合作，
需要跨部门组成一个项目管理委员会，成员
除了清华、北大、中国科学院，还有教育部、自
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参加。因
为中国科学院主持这个项目，我又是科学院
分管这个项目的副院长，所以由我担任管委
会主任。这些单位都很关心$%&%项目，大家
都意识到，如果$%&%建好，对科学研究来讲
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因为管委会是跨部门的，很多相关单位
的领导都要参加，所以对管委会的工作，我特
别认真谨慎。我首先去拜访了时任国家教委

主任的朱开轩教授，向他汇报情况。朱主任
说，虽然我们两个大学不太服气，但是你放
心，工作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你就放手干！管
委会决定的事，不必所有都来向国家教委汇
报，我们都支持你！总之，国家计委、国家教
委、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等这些单位的
领导都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的首要任务是建设三个校园网，然
后再建一个主干网，把三个校园网连接起来。
至于主干网用什么标准，当时管委会采纳了
以钱华林（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研究
员）为首的技术团队的建议，采用当时已经成
型的=%>?@>协议。到A##B年底，$%&%项目的
网络建设基本完成。

该项目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装备超级
计算机，作为网络上的公用资源。但是，这个
任务受到了阻碍，原因是巴黎统筹会控制中
国进口高新技术。

$%&%管委会认为，既然我们已经建成了
中关村计算机网，又无法购买需要的超级计
算机，那就不如趁此机会考虑国际联网。这不
仅符合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方向，也是各高校
和科研院所进行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于是，
管委会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决定进行国际联
网。但是，过程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而是
困难重重。

第一，$%&%项目的任务书里并没有国际
联网这一任务，国家对我们也没有要求。国际
联网只是$%&%管委会“一厢情愿”的事情，是
一个自选课题。

第二，世界银行给我们的贷款，只支持我

们建成一个主干网，然后把清华、北大、中国科
学院三家的局域网连接起来，共享超级计算机，
像国际联网这样的事情，不在他们贷款的支持
范围内。所以我们接下来遇到的就是资金问题。
如果国际联网，我们需要自筹经费，:!"万美元
的贷款和国家计委的拨款我们不能使用。
第三，因为$%&%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按

照世界银行的规定，国际专家组要不断地来中
国检查。专家组只认可$%&%项目书上的内容，
不关心我们国际联网。他们认为，我们的校园
网都建好了，应该赶快去买一个主机，任务就
可以完成，就可以结题了，为什么要进行国际
联网呢？这简直就是不务正业。国际专家组每
次来中国检查，都对我们有一些批评意见，我
们没有办法，只好接受批评，暂不改正。

第四，要进行国际联网，在当时的条件
下，必须要租用电话线。电话线是电信的基础
设施，当时邮电部对基础设施的管理和收费
制度有严格规定，一家用一根电话线，如果你
要把你的电话线两家共用或者出租给别人，
就要两倍、三倍甚至更多倍对你收费。因为这
个收费制度，我们再三地去跟邮电部解释，说
互联网本身是大家资源共享，中国科学院租
了这个线不只是科学院自己用，我们要跟清
华、北大共用，还有北航、北理工大学，它们知
道这个消息以后也都要求上网，所以我们租
用这个电话线是要给多家单位共用。邮电部
说什么也不理解，说这跟它的制度不相容。
第五，美国对中国要接入它的主干网心存

戒备。美国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会
“窃取”它的军事机密。到A##B年底，我国接入全

球互联网的所有技术问题都已基本解决，但钱
华林跟我说，不知什么原因，网络就是不通。后
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我们得知，中国之所以接
入不了世界互联网，是技术以外的一些障碍。尽
管当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心照不宣。

尽管困难重重，但管委会大家一条心。国
际联网的经费，由国家科委高新司、自然科学
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自愿分担；在我们多次
拜访商谈之后，邮电部也破例允许我们以正
常价格租用国际信道。最后，还需要设法解决
美国方面的问题。为此，中国科学院正式向国
务院报告请示，很快便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邹家华副总理、宋健国务委员、李岚清、罗干，
都在报告上签了字。A##:年:月初，我趁去美
国开会之便，拜访了美国主管互联网的自然
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说明$%&%的性质、国
际科研合作对互联网的迫切需求，以及我们
联网的目的。最终，我们达成共识，美国同意
我们接入互联网主干网。

A##:年:月A#日深夜，在$%&%的机房，当
夜值班的一位年轻工程师李俊，忽然发现自
己能进入世界互联网了，他喜出望外。他后来
回忆说：“当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能联网了，美
国互联网上的一些东西我都能看到了，我兴
奋得简直难以形容。”他欣喜若狂，还说：“我
是中国进入互联网的第一人！”据他讲述，当
晚他还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打电话给任何
人，连领导也没有告诉，想自己先玩一会儿再
说，第二天上班才向领导汇报。这听起来虽然
很有意思，但也可见当时我国科研人员对互
联网的渴求。由此，A##:年:月!"日，被正式认
定为中国开通全球互联网的纪念日。

虽然接入国际互联网不是国家给我们的
任务，但是当我们迈出了这一步，还是得到了
社会各方面的承认。全功能接入全球互联网
在A##:年被我国媒体列为国内十大科技新闻
之一，被国家统计公报列为 A##:年重大科技
成就。不过，从互联网引入中国的过程也可以
看出，互联网进入中国，确实不是八抬大轿抬
进来的，而是从羊肠小道走上了康庄大道。

我所亲历的中国互联网20年（1）! 胡启恒 口述
杨玉珍 整理

互联网进入中国已经20年了。20年来，互联网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
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着社会。互联网是一
种技术创新的伟大成就，但又非常不同于此前的任何技术创新，它的普及速
度远超过历史上其他技术创新，它对社会和人们生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也前
所未有。20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所承担的工作，使我有幸见证并亲历了中
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全过程。（本文摘自《纵横》2014第11期、第12期）

中国赌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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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一

! ! ! ! ! ! ! $%"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A##!年 A月 C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召开
会员大会第二次会议，总经理尉文渊在会上
信心满满地做了工作报告。在上万字的报告
中，有关 A##!年首要工作，尉文渊专门在股
票之后讲了“要大力活跃债券市场”。尉文渊
透露了上海证交所决策层已开始“积极探索
债券期货交易的问题”的动向。

身高 A;D米多的尉文渊是一个颇有几分
江湖气的人，讲义气，没有官架子，随和中带
着一股让人追随的领导气质。他是一个执行
力极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绝不放弃把握自
己命运的人。
在上海财经大学上学时，他是班长，毕业

时学校已经预定让他留校，可他主动报名去
了没人要去的北京正在筹建的国家审计署。

A#D#年，已经在国家审计署提升到正处
级的尉文渊，又一次主动要求调回上海，原因
是老婆要生孩子，解决两地分居，就这样进了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的行长是尉
文渊在财大时的老师龚浩成。他把尉文渊安
排到分行最重要的金融行政管理处，担任主
持工作的副处长，享正处级待遇。
尉文渊进入金管处没多久，上海市委决

定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了由交通银行
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
浩成、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
圣组成的三人小组。分行决定将金管处老处长
王定甫调去参与筹建工作。但到了 A##"年三
四月份，老处长有些犹豫，于是尉文渊就主动
向分管行长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需要，可
以去参与上海证交所的筹建。当时分管副行长
没有同意。但没多久，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
朱镕基 E月份出访美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
向世界宣布上海证交所要于年内开业。这样就
把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的时间表定了下来，老
处长的犹豫使得三人小组比较着急，因为这个
时候再不抓紧筹备工作，年底怎么开业呢？于
是，对尉文渊工作执行能力很了解的龚浩成不

得已同意将尉文渊顶上去，但事先和
他说好：第一，把交易所建起来；第二，
把接班人找好。去半年就回来。

但是命运在显现它的力量时，个
性再强的人都不得不低头。无怪乎多
年后尉文渊说：“现在似乎所有人都

把我定位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始者之一。有
的说我是中国股市第一人，有的说‘他敲响了
第一锣’。人们都把‘尉文渊’这三个字和中国
证券市场的发展史联系起来。但是，我和中国
证券市场的这种联系，其实是建立在非常偶
然的因素之上的。我也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会
踏上这么一条道路，从来没想过。”
尽管如此，从 <月 B日尉文渊进入上海

证交所筹建工作小组，到 A!月 A#日上海证
交所开业，E个半月，他硬是在一无所有的空
白中，选房子、装修、起草规则、培训会员、组
织上市公司、开发建成电脑交易撮合系统和
行情显示系统……把证券交易所建立并成功
地运转了起来，而且成为全球最早建成使用
电脑交易系统的市场之一。
在筹建的五个月里，应对着千头万绪、纷

繁复杂的工作，尉文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多年后，说起那段日子，尉文渊这样表

示：“一开始我还雄心勃勃，后来感觉太难了，
时间来不及，加上大家都不懂，越做越难。心
情最差的时候，我曾经绝望过，听天由命。我
争强好胜，如果开不了业，要出大洋相。如果
当时时兴辞职，我也许就辞职了。”
世事的无常和造化的作弄，使得尉文渊这

个对命运把握能力极强的人，在当时也常常感
觉无能为力。但尉文渊还是成功了，A##"年 A!

月 A#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那一年他 BE

岁，号称“全球交易所中最年轻的老总”。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刘鸿儒和龚浩

成都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
利。”既然不出事就是成功，也就谈不上什么
发展市场。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大环境也没有
给证券市场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A##A年，在股份制试点范围很小的情况
下，上海证交所关门练“内功”，建立了以电脑
自动交易、无纸化、中央结算为核心的业务技
术体系。这套体系是领先全球证券市场的制
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上海证交所至今仍跻
身全球新兴资本市场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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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众阿飞落荒而逃

“好吧，”章虎作出决断，“既然你俩实意
想做这小子，就遂你们的意。此地是洋泾浜，
这两条街是斧头帮与镰刀帮的分界处，两个
帮都是马蜂窝，谁家也惹不得。好歹此地是分
界线，你们把活做利索些，想也不会出事。”
“阿哥放心，收拾这小子，没问题。”阿青答应
一声，低声布置。

果然，顺安如阿黄所言又绕回
来，站在十字路口挠头纳闷。纳会儿
闷，顺安沿住一条街径直走去。阿青
几人猫起腰，小跑步跟上。顺安听到
后面脚步声响，刚要回头，就被人扑
倒在地。阿青撸掉他的包袱，返身就
跑。顺安懵了。待反应过来，阿青几人
已经跑远。

顺安真正急了，在后狂追：“还我
包袱！快来人哪！有人抢劫了！快抓
劫匪呀———”见顺安追得急，阿青来
气了，干脆与几人返身回来，将顺安
按倒在地，一顿饱揍。正打得解劲，一
条黑影飞至，一顿拳脚，将众阿飞打
得东倒西歪，落荒而逃。
顺安翻身爬起：“我的包袱……”那道黑

影飞身追去，不一会儿，提个包袱回来，朝他
身上一扔：“喂，愣小子，是这个不？”顺安抱住
包袱，不由分说，伏在地上连连磕头：“谢谢大
恩人，谢谢大恩人了！”大恩人竟是葛荔。

听到声音，葛荔觉得耳熟，凑近一看，认
出来了：“咦，没想到是你呀！”顺安听她讲得
这般亲热，也是怔了：“小……小姐？”“嘿嘿，”
葛荔叉起腰，“这个天下倒是小哩！”“你
是———”顺安爬起来，盯住她看。夜色苍茫，加
之顺安对葛荔并不真熟，愣是没认出来。
“你的朋友哩？”葛荔歪着头问道。“朋友？

哪个朋友？”“就是那个姓伍的，伍挺举。你俩
不是形影不离吗？”顺安这才想起来，惊喜道：
“想起来了，你就是在失火辰光救我阿哥的那
个人，他总是向我讲起你哩！”“讲我啥了？”
“讲你是个奇女子，佩服得紧哩。”“嘻嘻嘻，你
这讲讲，他是哪能个佩服我的？”“这个我就不
晓得了，你得问我阿哥去。”“他在哪儿？”“我
们一道来上海的，他……去鲁老板家了。”“你
为何不去？”“我……”
“嘻嘻，”葛荔一拍脑门，“我晓得你为啥

不去了。大半夜的，你在此地转悠啥哩？”“我
想去四明公所，问了人，说是没多远就到了。
可转悠老半天，仍旧没到，想是迷路了，急死
人哩。”“好吧，你跟我走。”
葛荔引着顺安，连拐几个街道，在一片松

柏葱郁的地方停下，指着紧闭的大门道：“此
地就是。”“小姐，”顺安住脚，“我该哪能称呼
你哩？”“在小姐前面加个大字即可。”“大小

姐？”顺安略是一怔，鞠躬道，“在下
谢过大小姐！”“告辞了！”葛荔回过
一礼，飞身而去。

顺安望着她的背影感叹一番，
返身敲门。大门吱呀一声闪开一道
细缝，一个老人揉眼嘟哝：“又来人
呀，还让人睡不？”“老阿叔，”顺安拱
手打揖，“晚辈是宁波人，刚从老家
来，没地方落脚了，这想寻个歇处。”
“晓得。”老人看他一眼，把门打开，
“凡是到此地寻安身的，没有不是宁
波人。进来吧。”顾自头前走去。

老人引顺安绕来弯去，走到一
个大房子后面，指着一个门道：“小
伙子，其他地方住满了，就剩这间屋

子。靠墙有不少长箱子，睡到箱子上不潮。此
地蚊子多，你得将就一下。”“多谢老阿叔！”顺
安深鞠一躬。“做个好梦。”老人转过身，一摇
一晃地原路返回。顺安长吁一气，打量屋子。
没有灯，黑乎乎的。顺安放下包袱，顺墙摸去，
果然摸到一只大木箱子，遂放下包袱，顺箱摸
去，真还挺长。“嗬，真是好床啊！”顺安将包袱
枕在头下，舒服地躺在上面。
屋子里漆黑而静寂，只有外面雨滴落在

树叶上的声音。顺安躺下没多久，蚊子的嗡嗡
声就过来了。顺安啪啪连打几下，蚊子却越打
越多。顺安听得心里烦躁，骂道，“嗡嗡嗡，再
嗡打你个啪啪啪，再拿艾草薰死你！”话音落
处，啪啪啪啪又是几声脆响。

地下突然飘出一个嗡嗡的声音：“没有用
的！”声音过于陡然，似乎就在他身边。顺安毛孔
一紧，汗毛竖起。声音没了。四周静寂无声，连蚊
子的嗡嗡声也似乎不见了。顺安压住心跳，又候
一时，方才稳住心神，打眼望去，黑乎乎的什么
也看不到。“怪了，”顺安自语道，“不会是闹鬼
吧？”“不是鬼！”声音再次出来，好像就在他的身
上。顺安忽身坐起，厉声喝道：“啥人？”


